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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鳅》

内容概要

《泥鳅》写的是一群“从农村游到城市的鱼”。以主人公国瑞为代表的一批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怀着
改善生活的朴素愿望走进城市。他们舍得出卖力气，甚至身体和尊严，但最终都没能真正为城市所接
纳。国瑞的经历具有传奇色彩，他一度还过上了非常接近城市上层的“幸福生活”⋯⋯
作者尤凤伟写过战争，写过土改肃反，写过土匪毛贼，但“都是遥远的事情与陌生的人物”，而长篇
小说《泥鳅》，则标志着他的创作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即从追寻历史烟尘转入到对现实的强烈关注。
序言
前 言
这套七卷本的小说系列是我创作三十年的主要成果，换句话说也是自己满意兴许也会让读者满意的一
套选本。承青岛出版社的美意，能将这部分“代表作”呈现于读者面前，实在是一件高兴的事。应该
说，这种规模的选本对于体现作家的创作面貌是有益的，是从实际出发的。任何作家包括优秀作家，
于漫长时光创作出来的作品是良莠不齐的，如不加以选择，一股脑儿堆在读者面前，也是对读者的难
为与不尊重，令其望而却步，实不足取。而反观数十年写作生涯，深知自己不属于那种天才型作家，
而是经历了一个从蒙昧浅薄到渐渐成熟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又明确无疑地体现在作品上。正是基于这
种认知，对于这次结集出版在作品的选择上是严格的，比如两卷中短篇精选集是从开始写作到上世纪
末近三十年间发表的百余篇作品中选出，严格辨识以及不含糊地淘汰，使留存下来的作品更具思想艺
术性与可读性。
人们普遍认为我的作品好读，而好读是因为会讲故事。事实上故事与故事是大不同的。故事有优劣之
分，构思一个好故事永远是第一位的，尔后才是怎样讲。好故事又讲得好，才会成为一篇佳作，就是
说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永远是一种主从关系，不可颠倒。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上的写作，精品集中所收
的作品，当是与“精”字沾边的，在今天读来仍具现实性，仍趣味盎然，“老故事”依然鲜活生动。
对于两部中短篇新作集，顾名思义属于近些年的新成果，我几近是照章全收，这也体现出我对这部分
作品的充分自信。毕竟已过了急功近利的写作阶段，一切从“好作品主义”出发。相信读者会一路读
下去不会厌倦。就题材而言，除个别篇目，皆为书写当下现实生活的，笔触深入到社会人生的方方面
面，读者读了这部分作品会对新世纪以来的社会形态及国人的生存境况有一个较为真切的认知。会点
头颔首：是的，这就是我们存身的让人亦喜亦忧的现实，会思考拥有几千年文明却伴以几千年苦难的
中华民族该何去何从。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那么，一旦人类不思考又当如何？看来
只能“返古”成弱肉强食的森林生物，这正是历代推行愚民政策者所期盼的。还有，在当今的信息时
代，网络、视频、电邮等好玩的东西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精神消费。相比之下，
老套的小说委实不好玩，娱乐功效是小说的短板。从本质上说，小说的面孔是严肃的，即使偶尔“娱
乐”了一下，也会让人在笑过之后陷于思索。小说应是所有文艺形式中最具精神质量的。以深厚抗衡
浅薄以清醒抵御蒙昧致使艺术的生命之树常青，这是我所理解崇尚的文学的功能。我深知，自己的文
学观与写作和当下的文学大潮流格格不入，却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是个认死理的人，在上世纪八十
年代末，我为《青岛短篇小说选》写的序言里如此表述：“我认为任何一部堪称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思
想上都应是博大的，都应闪耀着真理与正义的光芒，都应对历史与现实承担着责任，同时在艺术上又
是精心充满魅力的⋯⋯”从那时到现在快三十年过去了，我对上述仍坚信不疑，并身体力行。我认为
文学作品应具备钻石的品格：坚硬而有光泽。而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有责任、义务将中国的历史与现
实真实地呈现出来，给社会进步以推力，非此便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充其量只是一个文字匠
人。
在此需说明的一点是，本系列收入我的三部长篇小说《泥鳅》《樱桃》《衣钵》，《中国一九五七》
与《百合的江湖》未能收入，前者是因为不便言说的“不可抗力”所阻（当是太不好玩），后者是版
权所限，实为遗憾。然而想想也能释然，人间事难有圆满。正如古人苏轼所言：此事古难全。
诚挚感谢青岛出版社与本系列责编杨成舜先生，是他们的努力推动才使这一系列得以与读者见面。
尤凤伟
2015.5于青岛
文摘
上部
当我们能够以较为平和的心境来叙说农村青年国瑞这一段颇有些光怪陆离的人生阅历时，他的案子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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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终结。通常的说法是画上了句号，书卷气的说法是尘埃落定。国瑞走上了自己的归宿。其他案件相
关人业已从案件的阴影中走出，轻松生活在明媚的阳光里。也许过不了多久，国瑞案件就会被人们遗
忘，好像不曾发生；国瑞也会被人遗忘，好像世上并未有过这么一个人。如果说根据物质不灭定律一
定会留下点什么的话，那就是司法档案库里的一摞约莫七八斤重的卷宗了。尚不知此类卷宗的法定存
留时限为多久，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反正终有付之一炬的时候，到那时这个案件、这个人，便
真正如那袅袅上升的青烟完全消失于尘世中⋯⋯
然而无论怎么说国瑞的案子都是一桩怪诞而混乱不堪的案子，说它怪诞是指以往国内未曾有过此类案
例，国外也不见得会有；说它混乱不堪是说该案从开始审讯到最后结案，案情一直扑朔迷离，像隔着
一层窗户纸，捅不破看不透。公众知情人的说法，国瑞本人的说法以及案件相关人等的说法大相径庭
。当然也有一致的地方，也不会没有一致的地方。然而众所周知，最终导致案子的判决出现偏差，不
是那些被公认的事实，而是具有争议的方面，因为任何一种模糊不定的因素都会影响判决的客观公正
。鉴如此要想将这个案子完全依照客观事实叙述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尚能做到的仅是将公众知情人
对事件逐渐形成的概念（可能有以讹传讹和杜撰的成分），案犯本人在司法审讯过程中的供述（也会
有出入），以及案件相关人的证词 （不排除有伪证的可能性）原原本本告于读者。这样似乎有些不负
责任，都也是没办法的事。唯一可以感到慰藉的是如我们熟知的那句老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民
众会明察秋毫。不会把太阳当成月亮，也不会把月亮当成星星。
首先借阅卷之便介绍国瑞其人。
（摘自卷宗一）
姓名？
国（gui）瑞。
国（gui） ？哪个（gui） ？
就是国家的国，做姓氏时念gui。
原籍？
山东省牟平县上庄镇国家。
什么？国家？
俺们村的村名叫国家。
出生年月日？
一九七四年农历七月初九。
政治面貌？
曾加入共青团。
学历？
高中毕业。
家庭成员？
祖父国隆，革命烈士⋯⋯
死去的不要说。
哥哥国祥，小学教师；嫂子常爱华，农民；侄儿国涛，十二岁。
本人经历？
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七年在本村上小学，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三年在县城读中学，毕业后回村干活，
一九九六年进城打工。
有没有过前科？
前科？
就是犯没犯过法判没判过刑？
没有。
你进城打工是什么时候？
过了九六年春节。
开始在什么单位工作？
红星化工厂。
谁介绍的？
职业介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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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做什么工作？
污水处理。
干了多久？
半个月。
不干了？
辞退了。
又去了哪儿？
春光饭店。
谁介绍的？
还是职介所。
做什么工作？
杂活。
干了多久？
也是半月。
还是辞退？
嗯。
后来呢？
又去了另一家饭店，叫暖洋洋。
具体工作？
替伙房买菜、买海鲜、买粮。
干了多长时间？
一个周。
怎么又不干了？
辞退了。
辞退的理由？
说我不适合。
有什么不轨行为？
没有没有。
又干了什么？
又去一家建筑队当小工。
还是职介所介绍的？
我自己找的。
这样做违规，你懂不懂？
懂。
懂为什么不去职介所？
我一直没拿到工资，拿不出中介费。
后来呢？
给天成搬家公司干活。
多长时间？
前后八个月。
又辞退了？
不是，我自己不干。
为什么？
这是陶凤的意见。
陶凤是谁？
她⋯⋯她是我的同学。
女同学？
女同学。
她能左右你的事情，说明你们不仅仅是同学关系。她什么时候来的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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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年春天。
说说当时的情况，就从这儿说起，要详细一些。
是。
应该说审讯员是明察秋毫“光棍眼里打不进沙子”的，国瑞只提了一句陶凤他便清楚他俩不是一般关
系。确实，他们不仅是同学关系，还是恋爱关系。另外，审讯员责成国瑞将陶凤进城的情况做详细交
待也是恰如其分的，因为有关男人的故事大抵是由于有了女人的参与才色彩纷呈起来。或者说开始与
人物的命运发展有了内在的关联，国瑞就承认他离开天成搬家公司是听命于陶凤嘛，于是审讯员让国
瑞说清楚。陶凤进城事实上也是国瑞命运发生改变的契机，也应该是国瑞故事的真正开端，事实上公
众对国瑞案件的了解也是从这个时间基点开始的。
如国瑞所言，他的未婚妻陶凤是在他进城一年之后来到这座城市的。在长途汽车站接到时天已近晌午
，国瑞快活得有些不知所措，一句接一句地问：累了吧？晕车吗？饿了吧？陶凤显得有些疲惫，不愿
多说话，只是“还行”“还行”地答着。国瑞说走，找个饭店给你接风。陶凤笑笑说了句：荞麦地。
国瑞兀地有些尴尬起来，闭了口，拎着陶凤的提包向前走了。过马路时他停下等陶凤跟上，又去牵陶
凤的手，陶凤避开了。他同样笑了笑，没吭声，只在想：再封建也没有用了，反正这遭是不能叫你囫
囵着回去了。他说的“囫囵”指的是陶凤的处女身。自从听说陶凤要来，和她发生性关系的念头就确
立了。他买了新衬衣，洗了澡，还特意花十元钱去录像厅看过一次录像。看过后这念头就更加坚定不
移了。这事说起来是可恶又可笑的。
已是深秋季节，马路两旁高高的梧桐树一片接一片地向下抛撒着枯叶，路面被覆盖着，风一吹，街面
如同一条泛着混沌波涛的河。
穿过站前马路，国瑞引陶凤来到一条布满饭店的步行街。
“二位吃饭吗？有情侣间。”每路过一处饭店，拉主顾的服务小姐一齐喊着相同的招揽词，更全面的
招揽词写在橱窗上：正宗鲁菜、生猛海鲜、涮羊肉、铁板烧，豪华包间、卡拉OK、小包间、情侣间
⋯⋯情侣间早已不是新生事物了，可国瑞从未光顾过。原因很简单：一是陶凤不在这里，二是除了陶
凤他没有别的情侣。也是此一时彼一时的，现在，这原本与他不搭界的地场一下子有了关联。于是当
往饭店里踏时，他的心跳无形中加快。
一间小小的阁楼，农家炕大小的地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靠墙摆着的一条长沙发。一个连腚都掉不过
来的地场塞进这样一种东西，其用场也是明明白白的。平时国瑞不多想性方面的事，知道想也是做梦
娶媳妇——想好事。何况一天到黑累得半死，也难有那份心。还是那句此一时彼一时的话，此时此刻
他那久埋于心的欲念被这充斥着暧昧的环境调动起来，他在心里嘀咕：干了吧，就这儿了。赶早强似
赶晚。他又确定地想：就这样了。干了她。国瑞心猿意马脸都涨红了，像喝过了酒，可谓酒不醉人人
自醉了。
坐下发现陶凤身后的墙上有一幅半裸女人画像。他看了眼，觉得那女人不及陶凤好看。
“陶凤，”他朝陶凤举举杯，说，“给你接──”他打住话头，在车站他说“给你接风”陶凤说句“
荞麦地”。完整的句子是：荞麦地里打死人了。这是他们家乡一则几乎家喻户晓的典故，是讥讽那些
“出外”的人。说是一个在城里混了些时日的青年回了家，这天跟着他爹下地，指着地里的庄稼问：
爹，你看那红根绿叶开白花的是啥东西？他爹抡起手里的镢头就揍，吓得他大声呼喊：荞麦地里打死
人啦！挨揍才知道红根绿叶开白花的是荞麦，足证明是欠揍了。他连忙改口，说真高兴你来呀陶凤，
喝酒。
碰了杯，陶凤喝了一小口，他一饮而尽。
陶凤询问国瑞的情况，他不愿多说，只笼统回答：还行。陶凤问他都干了些什么。他说说不过来。这
倒不假，要说得扒拉一阵子指头，特别刚来的时候，才找了一个活，没干几天就被人家辞了，后来才
晓得是职介所与用人单位相勾结，骗取打工者的中介费。陶凤又问他眼下干什么，他说在一家搬家公
司干。
菜不少，桌上满满登登。陶凤看看菜又看看国瑞，嗔怪说：“点这么多干吗，你成大亨了吗？”
国瑞说：“是大亨就不在这儿请你了。”
陶凤说：“在哪儿？”
国瑞说：“曼都、丽都或者香格里拉。”
陶凤问：“那是啥地场？”
国瑞说：“五星级饭店，可高级了。等哪天我带你去瞅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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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瞅瞅能瞅饱？”
国瑞给噎住了。
“陶凤，你听着，终有一天我会带你去五星级饭店吃饭的。”国瑞认真地说，是许诺，更像是一种宣
言。
陶凤笑了笑。
“陶凤我会的。”国瑞说。
陶凤点点头。国瑞松了口气。
“陶凤，你真漂亮呵。”国瑞由衷说。伸手去摸陶凤的脸，客观地说，陶凤是个漂亮女孩，有些媚相
。俩人是在高中一起参加演出队时恋爱的。开始偷偷摸摸，终归纸里包不住火，成了学校一大绯闻。
国瑞不胜酒力的，几杯酒下肚就有些飘飘悠悠，但头脑还清醒，他告诉自己：应该开始行动了，不能
再等了。他一边给陶凤夹菜，一边想怎样进行。不是说他完全不懂男欢女爱的事，这档子事不用学，
连猫狗都会。他只是不知从何处开始下手。他和陶凤亲热过，也只是搂搂抱抱，小孩子过家家，可今
天他要和陶凤来真格的。用他的话是：干了她。
“陶凤。”
“啥？”
“我想你，真的想你呵。”
陶凤没吱声，眨巴着眼像在捉摸国瑞的话。
“我天天黑下都梦见你。”国瑞说。又说：“我梦里和你⋯⋯你想不想听？”
“不听不听。”
“咳，你不知道这一年我过得有多苦。”国瑞叹息说。
“我知道城里不好混。”陶凤说。
“你来了就好了。两个人在一起，再苦也甜。”国瑞说。
“工作好找么？”陶凤问。
“问题不大，找工作，女的比男的容易。”国瑞说。
“不行就回去，你也回去。”陶凤说。
“回去种地？”国瑞问。
“该种地就种地呵。”陶凤说。
“我可不想种地了，既然出来了，再怎么也不回去了。”国瑞说。
陶凤不说话了。
“好了，说点高兴的事吧。”国瑞端起酒杯，“高兴的事就是你来了，庆贺。”
国瑞又是一饮而尽。
“擦擦嘴。”陶凤说。
国瑞斟满再喝。
陶凤拿起一块餐巾纸递给国瑞，手被国瑞抓住。他两手握着说：“好久没握你的手了，感觉真好。”
“我没觉得。”陶凤说。
“你是冷血动物。”国瑞说。
“你呢？”
“我是热血动物，热血沸腾。”
“是叫酒烧的吧？”陶凤说着笑了。
国瑞加力握握陶凤的手。
“哎呀，疼。”陶凤真假难辨地叫起来。
“这不有知觉嘛，有知觉就好办。”国瑞站起身，牵着陶凤的手绕过去，站在陶凤的身后，手搭在陶
凤的肩头。
“坐回去，坐回去。”陶凤扭动着身子，“有人有人。”
“没事，没事。”他把手移到陶凤的脖子上，抚摸着。
“你想掐死我呀。”陶凤说。
“我舍得吗？你死了我咋办呢？”国瑞说。
“你再去找，城里什么样的没有？穿皮裙的，染红毛的。”陶凤说。
“不稀罕。”国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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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瑞把手移到她的胸上，抚摸着。
“坐回去，快坐回去，进来人了⋯⋯”陶凤扭动着身子。
国瑞不再说话，把手往领口里插，摸到了陶凤光滑的乳房。
陶凤叫了一声，身子开始发软。
国瑞正要把她抱到沙发上，这时服务小姐推门进来了。国瑞像弹簧般跳开。
“要主食吗？”服务小姐声音平淡地问。
“不吃了，咱们走吧。”陶凤站起身来了。
国瑞瞪了服务小姐一眼，他恨她坏了自己的好事。
“咱们走吧。”陶凤又说。
他知道只有走了。
他将陶凤送到她表姨家。
（摘自卷宗一）
我们知道你走上犯罪与若干女人有关，她们像接力赛一样把你一步一步推向罪恶的深渊，因此，你得
把这些全讲出来，把你和每一个女人的关系讲出来，不许隐瞒。你可以从你的未婚妻陶凤讲起。然后
再讲其他一些人。你只有老实地交待，人民才会宽恕你。
（篇幅关系以下删去审讯者的话，由于缺乏连接，内容有些跳跃不连贯，阅读会有障碍。）
和我有关系的共有八个女人。一个是恋爱关系，三个是我的客户，三个是性伙伴⋯⋯
就先说陶凤，她家离我们村五里，叫泊子村。考上镇中学一起被挑进学校演出队，后来就开始恋爱了
⋯⋯
在学校时关系很纯洁，拥抱过，没接过吻。
毕业以后各自回村。我常去找她，在村外说说话，有时也钻庄稼地⋯⋯
我和她没发生性关系，她不愿意，我也有顾虑。我自己没在陶凤身上犯错误主要是因为心太软。她不
愿意我也不勉强，现在想想倒对了。总而言之，我和陶凤是没缘分的⋯⋯
一定要说么？
我和陶凤之间真的没越轨，拥抱过，接过吻，也摸了她的奶子⋯⋯陶凤有个特点是奶子不能动，一动
身子就发软。我开玩笑说她晕奶子。
我说，有一次我趁她不防把手插进她的裤头里，摸到她的光屁股蛋，她没动，我又把手一路往下走，
摸到了她的沟子⋯⋯
“沟子”就是女人那地场。
也动过邪念的，我说过，我不愿强迫她。可有时也想三想四有那个心，前年我离家去找她道别，正好
她一个人在家，我心里想：好机会，把她干了吧，干了就像在文件上盖了章，她就成了我的人。抓她
弱点，一打手我就摸她的奶子，不住气地摸，她反抗也不管，到底将她摸软了，治住了，光喘气不说
话，我把她往炕上抱，解她的裤腰带，正在这关头门响了，她妈回来子，给冲了。再一次是陶凤进城
那天，吃饭找了个情侣间。可想干没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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